
【舞動人生】Dancing for Life

並產生巨大的影響。 眾多的文人曾被類如「霓裳

羽衣舞」的典雅優美舞蹈所傾倒，為之揮毫抒懷，

寫出了浩如煙海的詩文詞賦。民間美術大師也以自

己精湛的技藝和滿腔熱血把這些令人神往的舞蹈形

象繪入佛龕神壁，鐫刻進奇峰危崖的石窟，雕鑿到

廟堂聖殿的顯要之處。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的變

遷，特別是佛教教義的緊縮、桎梏等原因，佛教舞

蹈已在絕大多數地區失傳絕跡。人們僅能從文獻史

料中窺知它的浮光掠影，或從壁畫、木雕和石刻留

下的一鱗半爪中去追思領略其風貌神采了。

本文擬根據在雲南的劍川縣、洱源縣《民族

民間舞蹈集成》有關田野實地考察情況，對遺存

在大理白族地區佛教舞蹈的現狀、歷史沿革、風

格特點、審美特徵等諸問題作一番粗淺的試探性

比較和研究。

大理白族地區佛教舞蹈的現狀

大理白族地區的佛教舞蹈主要分佈和流行在

洱源、劍川、大理、鶴慶、賓川等白族聚居縣的

鄉、鎮中。即洱源縣鳳羽區的鳳翔鎮、源勝鄉、

起鳳鄉及煉鐵區的煉鐵鎮。劍川縣的甸南區、金

華鎮、沙溪區。大理、鶴慶和賓川雞足山等地在

「文革」以後基本上沒有再表演。

洱源縣擅長佛教舞蹈及梵唄的都是以前寺廟

中的出家和尚，現在除釋常謙(法名，1982年時77

歲，白族，於1987年逝世)外，趙奎亮(66歲，白

族)、李玉蛟(55歲，白族)等人都已相繼還俗，他

佛教樂舞於西晉時期 (西元

265-420年)傳入中國，曾在中

國歷史上一度風靡盛行。

唐、宋時期的中原及部分少

數民族地方政區內佛教樂

舞幾乎隨處可見。神奇高

雅的佛教舞蹈在漫長的

歷史進程中，曾被中國

歷代奉為禮樂至尊，並

以法定的形式將其載

入史記上，呈現在宮

廷大雅之堂中。晉朝

時有「法樂」；梁武

帝蕭衍專設「法樂童

子伎」，以示篤敬佛

法；隋七部樂、九部樂及

唐九部、十部樂中均有

「天竺樂部」；唐朝

「梨園」中專門設有

「法部」，從事「法

曲」、「法樂」的創

作和表演；宋朝「教

坊四部」中專設有

「法曲部」。以後各朝

均對佛教樂舞予以支

援，並沿其舊制使之

發展極至。

這些佛教舞蹈不僅在各

個歷史時期享有盛譽，而且在

中外藝術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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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之間有直接的師承關係。據調查，洱源縣擅長

佛教舞蹈及梵唄的僧人，都是屬於禪宗教派。

劍川縣的佛教舞蹈表演者均為篤信佛教的民

間兼職「法師」(也稱居士)。現仍然能夠表演《阿

叱力法事樂舞》的老藝人有楊雲軒、張忠義、陳

明等三位。這些人平素從事正常職業，僅在廟

會、節慶或善男信女家做齋事時才應邀進行表

演。互相之間因為不存在師承關係，所以其舞蹈

動作、音樂、唸唱之詞參差有別，甚至還混揉進

道、巫兩教的成分。據調查，劍川縣表演《阿叱

力法事樂舞》的「法師」(居士)，屬於佛教禪宗教

派與阿叱力教派兩者特性兼備的一種特殊地方性

宗教信仰。

以上白族地區現存的佛教舞蹈大致可分為五種

七套。即：一、「繞壇舞」；二、「瓶花舞」；

三、「八寶花舞」；四、「蓮花燈舞」；五、「劍

舞」。其中，「八寶花舞」在劍川謂之「散花舞」，

表現的內容相同，套路有別。「蓮花燈舞」當地稱

為「燈舞」，其內容、道具、形式相同，但舞蹈表

演的動作、舞台調度卻別有一番情趣。

據調查，佛教樂舞主要是靠職業僧人口傳身

授，一代接一代承襲下來的。如釋常謙和尚，三歲

時被父母送到洱源「智光寺」削髮為僧。他所掌握

的佛教樂舞技術直接師承於他的師傅。表演時的所

有誦、唸、唱詞都是佛教經卷中的章節。舞蹈音樂

和其他樂曲都各有曲牌名稱，共約五十餘首。這些

樂曲、舞曲與當地和其他縣的「洞經樂」有截然不

同的風格特色。它的音程跳動較大，音域寬廣，旋

律莊嚴、肅穆，秀

而不媚，節奏歡快而

穩重。演奏樂器有：

法鈴、雲鑼、鋩鑼、

堂鼓、鈸、木魚、南

胡、京胡、竹笛、

簫、蘆管(劍川白族竹

管樂器)。表演中的音樂

有打擊樂、弦樂、唱、唸

交替出現或各自分別擔任演奏

其樂段、樂句兩種形式。舞蹈中出現的一些手的造

型與佛教經卷中「手印」(用雙手組合成有特定含

義的各種造型，又稱之為「佛印」)的意義相符。

釋常謙在排演佛教樂舞時所操的鑼鼓節奏口讀唸音

與毗鄰地區發現的佛教「文字符號鑼鼓譜」讀音完

全相同。

大理地區的佛教樂舞一般都是在寺廟的大殿

或為信教人家做法事道場時表演的。在寺廟中的

表演主要為供養「三寶」(即：佛、法、僧)；在民

間群眾家的表演則替善男信女「逐邪消災」、「祈

福還願」。寺廟中的表演主要在上元、中元、彌勒

會、觀音會等宗教會期進行。在做齋人家的表

演，四季內皆可進行，地點在正房堂屋內，時間

多在傍晚至午夜這段時間進行。

佛教舞蹈的演出順序是：「繞壇」、「瓶花

舞」、「八寶花舞」、「蓮花燈舞」、「劍舞」五

段。有時僅表演其中的個別節目。第一為「繞

壇」，是類似序幕的小舞段。它的舞蹈性不大突

出，由一人執三角形小黃旗揮舞領頭，眾舞者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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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其後，用碎步、圓場步穿插變化，走出若干種

隊形圖案。其形猶如行雲流水，給人一種川流不

息、無始無終、永恒的神秘感覺。它用以在正式

起舞前渲染宗教氣氛，把觀眾帶入特定的典型環

境中來。據宗教人員解釋：「繞壇」是為了掃清

污穢，躬請神靈降臨道場受享供養。第二為「瓶

花舞」，主用以敬神獻佛，也用於為做齋人家祝

福、祈安。舞者皆為男性，戴毗盧帽、披黃袈

裟、穿羅漢鞋。人數沒有嚴格的規定，但不能少

於二人。表演時，舞者每人右手舉舞一支盛滿鮮

花的花瓶。舞始面朝「佛壇」、「神位」用雙手虔

誠地上舉三次，誦唸「獻花詞」：「四季花最

好，令人休煩惱。童子采將來，特奉獻三寶。」

舞蹈以鑼鼓點伴奏，舞動時雙腿微屈膝，以圓場

步、碎步走「二圈花」及左右斜方向的環形旋線

等隊形。上身和雙肩動作也不太複雜，主要由

「獅子滾繡球」、「雙磨花」、「聯臂搭轉花」等動

態動作過渡成對稱的靜態造型姿勢。這個舞的前

半段較為典雅莊重，後半段舞者將花瓶置於台中

後，其中一人捷足先登將花瓶全部「搶」走，眾

舞者追逐其後，在「大團圓」中結束。活潑天真

的結尾，頗有童心再現入世的人情味。

第三為「八寶花舞」 (即劍川所稱的「散

花」)，表演者有四人，二人兩種跳法。主要由男

性擔任，全是僧人打扮，道袍的下襟別在腰帶

上，顯得精幹靈巧。舞者每人手持一支長約一公

尺綴滿紅、黃、

藍、綠等色的紙

花 ( 即 「 八 寶

花」)舞具。該舞

按 「 花 、 香 、

燈、塗、果、樂」

的 傳 統 程 式 表

演。這個節目以

樂舞供養佛神，

表達舞者和主事

人崇佛敬神的虔

誠之心。舞中有

「天花亂墜」、

「地湧金蓮」、

「美女穿針」、

「童子拜觀音」、

「蘇秦背劍」 、

「黃龍纏腰」、

「雪花蓋頂」等固定規範形象的舞姿造型。

第四為「蓮花燈舞」，內容與前兩種花舞基本

相近。但其用意主在宣傳佛教「生死輪回，四大

皆空，追祭故親，超度亡靈」等宗教思想。這個

舞的表演者多係兩人，每人頭上頂著一盞，手中

各又托一盞貼著粉紅色蓮花瓣的「蓮花燈」。精熟

此舞的人，雙肩上還各置燈一盞。舞蹈時將場內

其他燈熄滅，在全黑的場地進行。舞技高超者，

能將頭頂的燈與手中的燈巧妙地互換對調，舞動

流變中的平衡技術使人歎為觀止。這個舞常在民

間傳統節目中出現。

最後為「劍舞」又稱「斬罡風」，有獨舞和三

人舞兩種形式。此舞意在掃除魔瘴，逐妖祛邪。

表演時，一人右手持劍，左手握「詞」(奏章)領

舞。另外兩人伴舞，其一，右手抬「解穢旗」，左

手握一「如意」；另一人右手抬「七星旗」，左手

握一戒尺。舞前，司鼓三遍後，場內便不得喧嘩

作聲。當「淨水」灑遍場地後，舞劍都就率先入

場，伴舞者掌旗尾隨其後配合表演。舞蹈中有較

為規範的傳統造型舞姿，如：「雪花蓋頂」、「金

蛇入洞」、「左右搶劍」、「觀音掃地」等。隊形

高度有「三穿花」、「走五方」、「橫8字花」等變

化，按其制式規定，其方位還有禁忌，不可逾

越。舞終，參拜「達摩祖師」壇後焚燒「奏章」，

表示已解除污穢，掃蕩了妖孽。「劍舞」的別稱

和道具，誦咒作符及履旋之法與古代道教中「踏

罡步鬥的禹步」等極為相似。筆者疑此舞乃吸收

或融會、借鑒了道教的作法之術。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大理地區的佛教樂舞，

就其內容來說，完全是演釋和宣傳宗教為主。這些

舞蹈顯然屬於宗教祭祀性質的表演性節目。承襲和

精通這些宗教舞蹈的人均係和尚、法師(居士)等宗

教人員。這種情況表明：佛教樂舞具有師承關係，

舞者都經過了一段專門的教習訓練。可視其為專業

性、技術性較強的職業或半職業宗教樂舞藝人。如

果把不同縣、區、鎮表演佛教舞蹈的音樂、唱詞、

道具、佇列、動作、造型姿態、名稱等加以比較，

便不難看出它們完全是一脈相承，大同小異的佛教

藝術。另外，這些曾長期流傳而至今還有佛教樂舞

遺存的縣、鎮，都是歷史上非常崇尚佛教的地區。

這就進一步證明：大理白族地區的佛教舞蹈絕非近

世的偶然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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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樂舞的興起和發展

我們知道，天竺是佛教的發源地，中國的佛

教是從古印度傳來的。然而，印度早期佛教是否

有佛教樂舞，它們又是怎樣產生、發展和傳播

呢？弄清這些情況對於我們進一步認識和瞭解中

國佛教樂舞是非常必要的。

西元前六至四世紀是原始佛學創立時期，據

《出律記》載，創始人喬達摩、悉達多生於西元前

五六五年，西元前四八五年卒。早先，他在出生地

被推舉為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南部提羅拉國)的邦

主，號「淨飯王」。後曾往礄薩拉國之舍衛城傳

法，該國很多人皈依了佛教，並為釋迦修了一座傳

法道場「祗園精舍」。至此，有著名弟子數千眾。

佛教初期，教主和教徒們過的是樸素的僧團

生活。史稱此期為原始佛學的時期。釋迦說法時

常根據聽講對象不同而宣講其學說，它主張廣學

多聞，接引世俗群眾，致力於向外界弘傳佛法，

以廣招信眾，爭取信徒。正是因為此時佛教具有

相當大的寬容性，所以佛教樂舞的出現有了較適

宜的條件。據《百緣經》載：「昔佛(即釋迦牟尼)

在世時，舍衛城中有諸人民，各莊嚴作妓樂，出

城遊戲，入城門什佛乞食。諸人見佛歡喜，禮

拜，即作妓樂供養佛，發願而去。佛笑答阿難

言：『諸人等由妓樂供養，佛未來世一百動中不

墮惡道，天上人中受快樂⋯』。」這段佛教經典中

的記述與佛教初期的歷史事實基本吻合。並提供

了較為客觀的佛教樂舞發端期的情況。那就是：

早在佛教確立至尊地位前(約西元前六至四世紀)天

竺屬地的人民群眾即已盛行著由自己創造並世代

流傳的自娛性古老歌舞藝術形式了。這種歌舞生

動活潑，是非常普及流行的大眾化民間藝術形

式。它基本上還沒有什麼複雜的內容，主要用以

遊戲和娛樂。生活在舍衛城的釋迦牟尼也是一個

有血有肉的、有正常生理和心理活動，有七情六

慾的人。他不可能不被這些有魅力的民間藝術感

染打動。民間藝術美所產生的吸引力和結合作用

極大地啟發了致力於旨在廣招信徒、弘傳佛法的

釋迦。他和僧眾投世人所好，將這類具有極大的

影響力及凝聚力的民間歌舞納入佛教，作為推行

教化的輔助力量。由於民間舞蹈的功能和作用被

宗教上層所理解認識，於是被篩選中的一部分民

間舞蹈開始進入宗教。出現在佛教裏的樂舞被塗

上了一層宗教色彩，其形式和內容也相應地發生

了變化。從引文中「即作妓樂供養佛」、「諸人等

由妓樂供養」看出，那時還可能有了專職或兼職

的佛教樂工舞人。他們的宗教樂舞活動兼有供佛

教上層宴享，形象化地演釋佛教教義及「供養佛」

(娛神)等三種作用。所謂的「天上人中受快樂」的

「供養」其實是名為娛神，實為娛人。《百緣經》

中披露的情況基本符合早期佛教在戒律中禁欲條

律少、寬容度大、隨意性強等特徵。

隨著佛教勢力的壯大和戒律教規的增加，宗

教上層對於在佛教中是否還保留樂舞，設置「供

養妓樂」提出了異議。《智度論‧九十二》記

道：「阿難問雲：『諸佛賢聖是離欲人，不須音

樂歌舞，何故供養妓樂？』答曰：『諸佛於一切

注無所著，故無所需。諸佛憐眾人出世，故受之

其供養者，使隨願得福』。」經過爭辯，佛教界還

是統一了對佛教樂舞的肯定看法，並在佛神中設

置了舞神和樂神。佛教舞蹈從出現直至確定的事

實，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神們不僅需要食物，

它們還喜歡舞蹈」。

佛教樂舞從西元前六至四世紀出現以來，內容

和形式不斷地適應佛教需要，並沿其軌跡發展。爾

後，伴隨著佛教的傳播而向中亞、南亞、東亞、東

南亞傳播。佛教中晚期不斷出現的分宗立派促使佛

教樂舞產生了新的流派和風格各呈異彩。這些不同

宗派的樂舞藝術先後於不同時期陸續傳入中國，並

按不同戒律、教條及「隨宜說法」的原則，在新的

環境中開始了各自不同的發展歷程。

大理鶴頂寺木雕舞象(石裕祖繪)



述三個方向的繪畫、

雕塑、音樂等佛教藝

術姍姍入榆；神秘離

奇的密宗歌舞，華麗

典雅的禪宗樂舞和驃

國釋樂與之俱來，很

快就形成了一個歌舞

昇平的局面。

繪於唐朝昭宗光化二年(889年)的雲南古代瑰

寶 — 《南詔中興國史圖傳》以佛教故事為題材，

揉進了南詔早期的歷史。國內外學者研究認為，

此畫印證了雲南諸書關於南詔的記載。舉凡南詔

的佛教、職官、禮樂、衣著、發飾、建築、器

皿、兵器、勞作、飲食、風俗習慣等，均可以從

畫中見到形象。

該圖第一部分「巍山起因」的主題是以觀音

幻化形式表現了佛教密宗的阿叱力教流約在唐貞

觀年間傳入洱海地區，並繼而成為南詔信奉的主

要教派之一。此段圖中的觀音幻化凡六化，無不

充滿佛教密宗的神秘色彩。其中第二化和第六化

明顯地繪著南詔佛教樂舞和銅鼓舞的形象。第二

化，是奇嘉王細奴邏收宿梵僧，潯彌腳婆媳往田

間送飯，施食於梵僧。細奴邏屋後側有花樹二

株，各有瑞雲環繞。樹上有「鳳鳥」、「玄鳥」、

「鴿子」等祥鳥棲息鳴唱。屋左上方的五彩祥雲中

有六個伎樂仙女，分別彈鳳首箜篌，撥曲頸琵

琶，吹鳳頭笛和篳篥、撞方響、擊拍板，面向奇

王家奏樂。其下題記為「天樂時時供養奇王家」。

所謂「天樂」在佛教密宗中被視為神異之術，並

見於《大理府志‧仙釋》、《雲南通志》諸書：

「王左梨，南詔時秘僧，以功行稱，點蒼玉局峰望

夕則有天樂冉冉而下。詔(王)謂之左梨曰：『孤聞

此樂甚美，安從得之？』對雲：『臣能取之』。至

日作持明法預候其地，天樂果至。雞鳴時但見群

鶴翔空，遺有玉琵琶、龍吟箏、竹笛、方響之

器。貯之內藏，世人不得其音。」從上述兩證中

可以看出，被尊敬為「天樂」的佛教樂舞在南詔

宮廷的諸中樂舞中已居顯赫地位。

唐朝貞元十八年(802年)，閣羅鳳所通的驃國

(即今緬甸國東北部)曾以具有濃郁佛教色彩的《驃

國樂》經南詔引薦到唐都長安獻舞。《唐會要》

說：「驃國在雲南西，與天竺國相近，故樂曲多

佛教及其樂舞傳入大理地區後的演
變和發展

西漢王朝為了開發經營西南，打通與東南

亞、印度的交通，於西元前一○九年以洱海地區

為中心設置了葉榆(大理)、雲南(祥雲)、邪龍、比

蘇(雲龍)、嶲唐等縣。東漢永平十年(西元67年)又

設「益州西部都尉」領轄包括不韋的六縣。永平

十二年(西元69年)繼將上述六縣和新設的哀牢、博

南二縣，合置為永昌郡。據文獻得知：佛教約在

漢明帝永平十年至十八年間由天竺傳至大理。黃

元治在《蕩山志略》一書中說：「蕩山主寺(今大

理感通寺)、漢時摩騰、竺法藍由天竺入中國時

建。」唐朝沙門慧因在《佛果記》中又說：「攝

摩騰、竺漢藍建寺於玷蒼山麓，今蕩山也；蓋明

帝(劉莊)時即據有葉榆。」這裏所講的兩個印度僧

人就是隨漢明帝使臣蔡愔到洛陽的首批傳教者。

其史事在梁武帝時慧賧所著的《高僧傳》和《魏

志‧釋老志》、《法苑珠林》、《出三藏記集》裏

均有記載。由此可知：早在西元七十五年左右，

佛教就傳入大理，並在此建立了西南第一佛寺 —

蕩山寺。

由於東漢時期大理的土著民族崇尚和固守自

己的原始自然宗教和巫教，因此，作為外來人為

宗教的佛教，在相當一個時期內還不能擴張其勢

力，在這種情況下，佛教所攜的各類宗教藝術(包

括佛教舞蹈)便不可能在民間佔有位置。從南詔興

起至大理國滅亡(西元649年至1253年)的六百零四

年間，佛教在統治者的大力扶持下由弱漸強，由

崛起而獨佔鰲頭。李京《雲南志略》載：「開元

二年(714年)，(南詔)遣其相張建成入朝，玄宗厚禮

之，賜浮屠像⋯。」康熙《劍川縣誌稿》又說：

「贊陀崛多尊者，唐蒙氏時自西域摩伽國來，經劍

川遺教民間，悟禪定妙教，曾結庵養道。」與此

同時，藏傳佛教的密宗也相繼南傳大理。來自上

篤信佛教的白族老婦人(石裕祖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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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釋氏詞雲。⋯⋯袁滋，郗士美至南詔，並見此

樂。」這裏記載的是唐貞元十年(794年)袁滋到大

理冊封南詔時的見聞；它印證了驃國佛教樂舞在

南詔國都太和城演出和流行的情況。到宋代的大

理國時期，佛教及其樂舞日漸興盛。繪於宋孝宗

淳熙七年(1180年)的《張勝溫梵像畫卷》(又稱

《大理國畫卷》)中，便有三十三幀畫著三十三個飛

天舞人，十七個有翼獸形舞神和十七種樂器。這

些舞姿優雅造型各異的佛國舞者分別虔誠地面朝

佛像翩翩起舞。畫上這些舞伎的姿態造型顯然是

以世間的佛教舞蹈為原形而描繪加工的；也是當

時流行於大理的各種佛教樂舞在畫卷中的一種曲

折反映。

明朝期間在大理地區的佛教樂舞線索有：建

於明代景泰元年(西元1450年)的楊惠基墓碑上方，

雕有兩個手捧香花相對朝中的女性舞人形象。從

兩旁所刻的流方八寶圖案來看，應屬佛教藝術的

範疇。劍川沙溪甸頭的白族進士楊掄(楊卒於明萬

曆年間)墓碑上方的兩側積各刻有四個著民間服飾

的奏樂伴舞的浮雕。時至清朝，佛教及其樂舞在

大理各地區又呈現了一段高峰期。分佈在各縣的

寺廟壁畫、木雕中的樂舞形象遺傳甚多。

上述歷代關於佛教樂舞的記載和形象材料給

我們勾勒出它們進入大理後的發展輪廓。漢晉時

期儘管佛教已零星傳入，但由於尚未得到地方民

族上層的支援和群眾的信賴，所以在相當長的一

段時間內還處於遊方布教的階段。其被異教排

斥、殺戮之事屢有發生。佛教及其樂舞在大理地

區的興起是在南詔時代。這時期，南詔王朝極力

倡興佛教，十三代帝王中就有六個禪位為僧。當

時著名的法師同時還任王室的國師，並參與決策

朝政軍機大事。南詔王室與崇信佛教的唐王朝和

四鄰諸國的頻繁友好往來，推動了佛教樂舞的發

展。西元八○○年《南詔奉聖樂》出使長安的演

出奠定了類似佛教樂舞的雅樂類樂舞的地位。在

這些各種因素的作用下，佛教樂舞的形象出現在

堪稱稀世奇珍的《南詔中興國史畫卷》中，便成

了理所當然。南詔時代佛教及其樂舞的興起和地

位的提高對白族先民的道德觀念、思想意識產生

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宋代的大理國是白族的形成期，也是佛教在

大理的鼎盛期。段氏國王二十二位，便有八主禪

位為僧，此間，白族的巫教已無能像南詔初期那

樣與佛教抗爭。其勢力已絕對敗居佛教之下。相

反，佛教及其樂舞卻暢行無阻，風行一時。因此

出現了《張勝溫梵像畫卷》這樣技藝精湛的巨幅

佛教系列作品。根據該畫不同畫面中所繪佛教舞

者的服飾、道具、表情、舞姿造型和畫面、環

境、氣氛等物證可以推知：大理國時期的佛教樂

舞不僅限於現在的這幾個種類，可能還有銅鼓

舞、擬獸舞和類如唐宋時代中原盛行的「采蓮

舞」、「柘枝舞」、「童子舞」、「器械舞」、「菩

薩蠻舞」⋯。大理國的統治階級沿襲了南詔政

治、經濟、文化、宗教傳統，並使之發展完善。

在主司禮樂的操持下，大理國宮廷樂舞充滿了肅

穆、神秘、典雅的釋教色彩。忽必烈滅大理國

後，遷都拓東(今昆明)建立雲南行省。元世祖曾嚴

令廢止佛、道、儒、巫諸教，奉本民族宗教為至

尊。在這一百二十多年間，大理白族佛教及其樂

舞均受其制而成衰退之勢。儘管元統治者後來在

宗教文化政策上有所調整，然而白族佛教樂舞早

已是苟延殘喘，大勢已去。

明清以來，統治階級一反元朝文化緊縮政策，

大力倡導宗教以維護其封建統治。值此，大理白族

的佛教及其樂舞又有復甦抬頭之勢。這段時期相繼

問世的《南詔野史》、《白國因由》、《白古通記》

等諸書中均把大理歷史上的盛衰牽強附會於佛教的

興衰。其次，明清時期的「改土歸流」和「軍

屯」、「民屯」政策帶來的大理移民多數是虔誠的

佛門信徒。這些內地移民的到來勢必壯大了當地佛

教勢力，並推進了新的佛教宗派及其樂舞，故而留

下了眾多的佛教樂舞形象資料。一九四九年以前，

由於社會動蕩，戰亂連年，世風日下，白族地區的

佛教成了善男信女逃避現實的「防空洞」，佛教樂

舞也無人問津。能表演這種樂舞的僧人所剩無幾，

傳承無人，到了崩潰的邊緣。時至今日，還掌握佛

教樂舞的民間藝術家僅有劍川、洱源兩縣的六至七

位年齡均在七十歲以上的居士、和尚。目前這些佛

教樂舞老藝人均沒有傳人。此文企望經由學術研究

報導，讓世界各地舞蹈界學者能尋找解決佛教樂舞

傳承的途徑。█


